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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空间视角切入分析戴维·洛奇的小说《失聪宣判》，并聚焦哈里、德斯蒙德和亚历克斯三位主要

人物，解读他们在物理空间中的生存难题、社会空间中受到的权力规训以及心理空间中的自我挣扎。文

章旨在探究他们三人分别代表的老年群体、听障群体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群体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戴

维·洛奇对这些边缘群体表现出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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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David Lodge’s novel Deaf Sen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theory, fo-
cusing on the three main characters: Harry, Desmond and Alex, and interpret their survival problem 
in the physical space, the power discipline they received in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ir self struggle 
in the psychological spac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urvival dilemma faced by the elderly 
people, the hearing impaired people and the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people, and David 
Lodge’s humanistic concern for these marginalize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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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戴维·洛奇(David Lodge, 1935~2025)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作为一位文学全才，洛

奇在小说、戏剧和文论方面都极有造诣。文艺理论家王先霈评价他为“学院里严肃的学者，是学术眼界

开阔的、很称职的教授，还是一位作品颇丰、笔锋锐利、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很有幽默感的小说家。”

《失聪宣判》出版于 2008 年，是洛奇晚期创作生涯的小说。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于 2006 年的英国，并

以主人公德斯蒙德的日记形式呈现。小说讲述了英国北方某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德斯蒙德因语言学专业分

支被裁撤、备受耳聋困扰不得不提前退休。在德斯蒙德的听力和事业走下坡路时，第二任妻子的事业则

蒸蒸日上，夫妻关系陷入了危机；父亲哈里的身体每况愈下，加重了德斯蒙德赡养的重担；德斯蒙德受

到了来自美国的女研究生亚历克斯的纠缠，给他单调沉闷的退休生活带来了许多波折。退休教授德斯蒙

德，研究“自杀遗书”的女研究生，以及孤僻顽固的父亲哈里，共同出演了这出“生活轻喜剧”。《失聪

宣判》含纳了当代英国社会老龄人口的生活问题、医疗场所对病人的身体规训、高校学术伦理道德等方

面的议题，承载了洛奇对当代社会边缘群体生存图景的敏锐观察。小说在营造失聪所引发的喜剧氛围中

也透出“人生无常”的悲剧意味，由此成就的冷热杂糅、悲喜交融的丰富意蕴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青睐。 
国外学者对《失聪宣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类是小说情节的简要介绍，多以书

评形式呈现。第二类是主题研究。布鲁克·艾伦(Brooke Allen, 2008)讨论了小说中的老龄化、死亡、悲剧

性和宗教主题[1]。第二类研究是写作技巧。波林·艾尔(Pauline Eyre, 2012)探讨了洛奇是如何用纯粹的隐

喻话语来理解残疾，论证了洛奇提升残疾人的主体地位展现一种非现代主义的自我[2]。 
相较于国外，国内学界对《失聪宣判》的研究更加丰富。国内学者对《失聪宣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类研究是叙事技巧。徐天予(2021)论证了洛奇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影响下，在《失聪

宣判》中所实现的三类对话：使用元小说的后现代叙事技巧实现了文本与读者的对话、借戏仿和拼贴完

成了小说与先前文本的对话、融入后现代伦理关怀实现小说文本和社会现实的对话[3]。第二类研究是死

亡主题。王先霈(2013)探讨了洛奇从校园三部曲中对学界问题的批判到《失聪宣判》中的老龄化、疾病、

死亡和人生意义追寻的主题转变[4]。第三类研究是疾病书写。陈炜鹏(2023)选取洛奇后期的三部小说《天

堂消息》《治疗》和《失聪宣判》，以主人公的疾病为线索，从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解读疾病隐喻与叙事

治疗，认为洛奇为英国当代社会的患病个体提供了可能的治疗方案[5]。第四类研究是身份追寻。刘伟(2016)
以拉康镜像理论中“他者”这一关键词为理论基础，阐释了主人公德斯蒙德作为知识分子和聋人两种身

份的认同危机的表现和应对方法[6]。 
20 世纪以来空间转向的大背景下，空间理论逐步发展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研究涉及领域非常丰富，

“空间理论从后现代美学、当代政治、全球化、消费与经济等角度阐述了空间的多维属性以及文学作品

中的多维空间。[7]”空间理论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平台，文学的空间批

评也在空间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不断探索中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列斐伏尔、福柯、巴什拉等学

者都纷纷提出了自己对于空间理论的独特见解。其次，在洛奇的小说中，空间元素不仅作为背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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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推动情节发展和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然而，国内外学界对洛奇作品中空间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好工作》和《小世界》两部作品，而对洛奇的《失聪宣判》这部作品却鲜有从空间视角切入解读。洛奇

在《失聪宣判》中通过讲述人物在嘈杂的物理空间、规训个体的社会空间以及挣扎的心理空间中的种种

体验，塑造了社会边缘生存者的生动形象。因此，本文基于空间理论探究小说中三位人物——哈里、德

斯蒙德和亚历克斯的生存困境是可行的。 

2. 物理空间中的生存难题 

“一切真正有人居住的空间都具备家宅概念的本质。[8]”家宅是人们居住的主要场所，是人们日常

生活的重要载体，同时，家宅也是读者解读小说人物和故事主题的重要维度。在小说中，哈里、德斯蒙

德和亚历克斯三位人物在各自的家宅中面临着不同的生存难题。 
父亲哈里独自住在一个狭小拥挤、阴暗脏乱的老房子里，暗示着他不断衰老的身体和难以自理的生

活。老宅里到处都堆积着杂物和家具，“他自己那个乱糟糟的小窝挤满了家具，只需走上三四步，就可

以从门口到达最远的角落。[9]”这些杂物包括他年轻时用的组合音响、陈旧的床垫、布满油污的廉价餐

具和烤箱、从未穿过的衣服、到处散落的支票代金券等等，哈里不舍得丢弃的原因是这些物件中藏着他

曾经的乐队事业、对亡妻的爱等等。人们对物品的眷恋往往源于他们赋予物品的回忆和情感内核，私人

空间里适度的物件收藏固然可以增强家宅与人的情感链接，但哈里过度的杂物堆积已然给他的日常生活

带来了诸多麻烦，正常的吃饭和活动都成了难题，也对他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巴什拉指出家宅中的每

一个角落，卧室中的每一个墙角，每一个人们喜欢蜷缩其中、抱成一团的空间都是角落诗学产生的基础

[8]。过多的物品堆砌并不能造就完美的心灵庇护所，即使每一个物件都蕴藏着哈里的回忆，但它们所形

成的狭窄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带给了他种种不便，已然消解了角落的诗意体验，以及回忆、遐想和诗意的

沉思的功能，这样的家宅难以庇护哈里的内心空间。 
德斯蒙德与两任妻子住在两栋风格迥异的家宅中，德斯蒙德在其中面临着不同的生活难题。德斯蒙

德与前妻梅茜的家宅空间带给了他关于疾病和死亡的创伤记忆。自梅茜患癌以来，“家里渐渐变成了护

养院，先是安装了楼梯升降座椅，接着，当她这样都难以对付时，起居室就变成了病房，还专门建了一

间配套的洗手间，[9]”德斯蒙德答应梅茜在家中帮助她结束生命后，家宅中的医疗仪器、床铺、夜明灯

等等的存在无不提醒着德斯蒙德梅茜被病痛折磨的模样以及去世的那个夜晚。“房间的本质——房间的

气氛，在于给人以精神冲击的比例和节奏。[10]”家宅被病魔、痛苦以及持续低迷的情绪所侵蚀，冰冷的

气氛带给了德斯蒙德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继续居住只会被空间的消极氛围所吞噬，因而他最终选择了

逃离这个伤心之地。德斯蒙德与现任妻子弗雷德住在布局现代、装修精美的豪宅，室内布置由妻子一手

主导，房屋“刷过油漆的地方光亮照人，地上铺着长条木地板，玉兰木的墙上挂着漂亮的现代派绘画和

版画，还有高高的天花板和雅致的旋转楼梯，舒适的、风格现代却不张扬的家具，长毛绒地毯，以及轻

触按钮就可以自动开关的艺术化窗帘。[9]”这样奢华的布置完全贴合弗雷德个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而

独属于德斯蒙德的私人空间——原本作为知识殿堂的书房，逐渐转变为堆满助听设备的无用之地。德斯

蒙德学者身份空间隐喻的消解，妻子事业的第二春，以及妻子主导设计的室内装饰无不表明着德斯蒙德

与豪宅的格格不入。家宅对人的内心空间的庇护基于屋主与这个空间之间的情感契合，只有当人们对这

一空间产生认同感，家宅的情感庇护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但事业、身体和婚姻的三重打击使得豪宅已

然成为了令德斯蒙德感到焦虑、迷茫和挫败的冰冷囚笼。于德斯蒙德而言，与亡妻的居所带给了他难以

愈合的创伤，而如今与现任妻子的豪宅不再庇护他的内心空间，他在其中面临着情感危机和自我认同危

机。 
亚历克斯的短租公寓位于新开发城区，公寓楼显得很廉价，周围散布着许多废弃仓库和小作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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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严重的环境污染，公寓“俯瞰着一潭死水，死水的尽头积聚了不少非生物降解垃圾，它们漂浮在那儿，

十分刺眼。[9]”租住房所在的小区楼内电梯年久失修、楼梯无人打扫。住宅的物理特征表明亚历克斯作

为异国留学生的都市寄居者身份，她并不注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她看重的只是一个能够独处、适合做

学术研究的居身之所。但就家宅对人们内心空间的庇护而言，亚历克斯的短租房无法保护她的内心，她

住在层层叠叠的盒子里，这样的居所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家宅，因为它缺失了垂直性方面的内心价值。不

仅如此，“大城市里的家宅还缺乏宇宙空间性。这些家宅不再处于自然之中。居所和空间之间的关联成

了人为的。在这种关联中一切都是机械的，内心生活从那里完全消失了。[8]”在这样的住宅中人们往往

会生出疏离感和孤独感。家宅内部的氛围与主体的性格有着紧密的联系。小小的短租房里只有最基本的

布置，多数都是刚从宜家买来的家具，这样模式化的宜家风装修抹杀了家宅的个性，暗示着亚历克斯外

热内冷的心性。亲人相继离世导致的童年创伤致使她失去了对家宅空间的渴望和占有，短租房对她而言

只是冰冷的居身之所，她的心灵无法与其建立情感链接，更无法在其中诗意地栖居。值得一提的是公寓

中挂着一幅爱德华·蒙克的画作《青春期》，画中描绘了一位未成熟的少女裸像，少女双手交叉着放在

大腿上，羞涩、拘谨的姿势和表情暗示着她的不幸和忧虑。这幅画作映射了亚历克斯阳光热情的表面下

细腻又复杂的内心，以及她正面临的自我成长的生存难题。 

3. 社会空间中的权力规训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所

提出的空间的三个维度分别是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空间。空间实践是现

实中感知的空间，空间表征是科学家、规划师、城市学家等等所构想的概念化空间，表征空间则是直接

经历的空间[11]。哈里、德斯蒙德和亚历克斯分别处在医疗空间、日常生活空间和高校的权力规训之下，

他们或是受到权力的压迫，或是对规训做出反抗。 
医疗空间中，医生与病人的身份属性存在权力上的倾斜，医护人员位于主导地位，病人则属于被规

训的对象。福柯指出医院是一个典型的规训场所，“现代医学通过经验主义创造出的似是而非的概念，

粗暴地定义了人类的身体表征，取得了对身体的支配权力。[12]”哈里患上中风和老年痴呆后，失去了对

自己身体的掌控，在医院成为了被规训的对象。当德斯蒙德和护士帮父亲换尿布时，护士“用一种不乏

敬意又例行公事的神态洗了他的私处，并擦了些粉，再在他的阴茎上插根管子，把一只尿袋绑在他腿上。

然后，我们帮他重新穿上睡裤，接着是背心和睡衣……在整个过程中，爸爸几乎都很被动和顺从，尽管

又一两次他想把戴尔芬的手推开，所以我只好抓住他的手。[9]”医院在治疗病人的同时也监视着病人的

行为，医院的戒训行为以医护人员的行为和现代化治疗设备为载体，渗透和控制病人的身体。父亲抗拒

这样的规训正是想要夺回身体控制权和尊严的表现。病人被要求服从医院的规则和治疗程序，从而在身

体和心理上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医疗人员眼中，病人的身体失去了身份与尊严的隐喻功能，沦为物

理意义上残缺破损的躯体。但对于病人而言，服从治疗的同时他们也希望得到关怀。同理，养老院中生

活自理能力低下的老年人也是被规训的对象，这正是哈里抗拒养老院的原因之一。德斯蒙德曾领着父亲

参观一处养老院，虽然装潢光鲜亮丽、干净整洁，能够给予老年人富足的物质生活，但却忽视了对老年

人内心的关注，这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日常生活空间中盛行的听力中心主义将听障群体排斥在主流人群之外。在空间实践层面，正常的听

觉能力被默认为基本的感知标准，因而听障群体遭遇了身份的边缘化。小说开篇德斯蒙德便在美术馆的

聚会中经历了朗巴德效应(一种语音现象，指的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为了使对方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说

话者会不自觉地提高音量、改变音调或延长语句。)的排斥。耳聋的德斯蒙德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中仅凭助

听器根本无法听清任何话语，他只能尽力掩饰听不清的事实、故作冷漠退出与他人的沟通。餐馆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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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往往注重氛围的营造，通过高音量的背景音乐、人声鼎沸的交谈声、餐具碰撞声等为听力正常人

群营造出一种热闹、活跃的氛围。德斯蒙德在名为“天堂”的意大利餐馆用餐时，餐馆中持续的噪音对

德斯蒙德来说“叫它‘地狱’更恰如其分。[9]”这样的环境于他而言是巨大的压迫和负担，同行的其余

三人热聊时德斯蒙德不得不放弃与他们的交谈。德斯蒙德为避免同伴误会自己感到厌烦，只能选择默默

地忍受助听器中传来的阵阵噪音。在空间表征层面，城市规划者主要考虑健听人群的体验和需求，在无

形之中确立了听觉中心主义，而听障群体正常交流的权益却遭到忽视。听觉中心主义迫使听障群体适应

主流社会的听觉标准，并进一步强调了其身体缺陷，他们的社会参与和人际交流皆被排斥在主流群体之

外，陷入社会身份边缘化的困境中。在表征空间中，德斯蒙德对听觉霸权做出了抵抗。公共交通空间中

同样盛行着听力中心主义，德斯蒙德特意乘坐的静音车厢却充斥着噪音，对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乘客带来

了并不舒适的乘车体验。德斯蒙德惊讶地发现“许多人对写有这种提示(‘安静车厢’)的牌子要么没有看

到，要么视而不见，[9]”他并未选择摘下助听器成为这一空间完美的被规训者，而是戴上助听器劝阻周

围吵闹的乘客，阻止他们大声讲话。即使得到的只有无视与反驳，但这是他作为听障群体的一员对自己

的权利的争夺和对听觉霸权的抵抗。 
高校中的人际交往与知识生产反映了高校中存在的部分学术伦理和道德问题。师生交往是校园人际

空间的重要维度，学生亚历克斯在师生交往中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情：为了得到英语系的助教职位

引诱导师科林并与其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在德斯蒙德教授辅导其博士论文后做出了把内裤塞进教授大衣

口袋的恶作剧，并在惹怒德斯蒙德后在邮件中提出抽打她的屁股以泄愤的荒唐要求。亚历克斯在空间实

践中将高校对学生的规训内化，通过物化自己的身体表现出来。她与德斯蒙德和巴特沃斯两位教授的交

往违背了师生交往中的道德规范，在礼仪和伦理方面都存在越界的行为和言语。着看似是对师生之间权

力关系的挑战，但实际上是以自己的身体资本向权力拥有者置换更优质的学术资源，这并非抵抗，而是

内化。“师生之间的交往是教学活动得以进行的重要机制，也是认识人际空间的重要维度之一。[13]”科

林作为导师却无法为亚历克斯的博士论文提出意见，他学术能力的缺失使得教学活动缺位，对高校的空

间生产造成了消极影响。知识空间借助书籍、论文等形式外化和表达，在空间表征中，规划者通过各种

规章制度和评价体系对教师和学生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德斯蒙德认为“使用标签荧光笔是一种新的、

尤为肆无忌惮的破坏行为，它用色彩鲜艳的线条毁坏了书中的文字，完全无视对后续借阅者所造成的干

扰。[9]”亚历克斯却以仔细研读为由对图书馆的公用书籍进行个性化的标记勾画，无视他人的阅读体验，

这破坏了公共物品的共享属性；亚历克斯剽窃前男友的学术成果，并直言不讳地表示希望德斯蒙德能够

帮助她完成博士论文，人际关系于她而言同样是置换学术资源的工具。在表征空间中，亚历克斯不断挑

战高校既定的规定和权力关系，企图通过不正当途径实现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的上升。戴维·洛奇在小

说中反映了现实中高校存在的师生越界、学术不端等问题，这印证了洛奇作为学院派作家对学术界和教

育界存在的问题的关注与批判。 

4. 心理空间中的自我挣扎 

心理空间重点在于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个体的潜意识活动，往往外化为独特的行为和言语习惯。

人物在物理和社会空间的体验被视为心理空间的建构基础。哈里、德斯蒙德和亚历克斯都陷在自我封闭

的精神囚笼之中，在自我挣扎的过程中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最终迎来了不同的结局。 
父亲哈里在清醒与遗忘来回交替的状态中逐渐衰老。备受老年痴呆困扰的哈里遗忘了许多当下生活

的细节，现实生活被按下暂停键，对过去的留恋将他困在时间已然停滞的回忆中。他反复地谈起从前的

人和事，“他一边喝咖啡，一边开始回忆往事……他所有的故事我以前都听过很多遍。[9]”在他的回忆

中，他在年轻时是一个兴趣爱好广泛的人，做过乐手，服过兵役，迷上过高尔夫，收藏过古玩。这些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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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往事能帮助哈里重拾尊严以抵御当下的认知衰退。而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哈里唯一关注的事情便是

攒钱，他的老房子里囤积着许多支票和代金券，甚至在两处松动的地板下也存放了钱财。他坚持攒钱一

是因为小时候生活贫困，攒钱是从小刻在他骨子里的一份执念，他在人生的许多时期都“亲眼目睹过贫

穷的后果，对贫穷的恐惧影响了他的一生。[9]”二是因为攒钱让他感到自己仍然有独自生存的能力，在

混乱的现实中维持些许对生活的掌控感。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二战结束后，老

年人口不断增多，加剧了国家的老龄化。“英国老年人抚养比升高，一些老人由于没有或缺少子女照顾，

常常过着吃饭、看电视、睡觉三部曲的日子……独居老年人更容易面临孤独、贫穷、健康水平低等问题。

[14]”哈里的独居生活反映了当前英国社会许多空巢老人的心理状态：他们陷在从前的回忆中孤独地老去。

作为社会的一类边缘群体，老年群体的心理状态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怀。 
德斯蒙德的心理空间经历了挫败——迷茫——愤怒——顿悟的过程。故事前期，德斯蒙德遭遇了身

份危机，将自己困在事业、身体和婚姻三重打击下的保护壳中，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在自我挣扎的过程

中，德斯蒙德通过三种方式完成了主体性的重构。首先是通过日记写作反思自我。《失聪宣判》整个故

事由德斯蒙德的日记呈现，叙事本身便是一种心理治疗方式。德斯蒙德在同样备受耳聋困扰的名人中寻

求安慰认同感：西班牙画家戈雅因祸得福，他最伟大的作品都产自一生中的失聪时期，在绝对安静的情

况下他能够窥见人类行为背后的真相，并完美地呈现在画作中，他的经历让德斯蒙德思考失聪是否能给

生活带来新的转机。音乐家贝多芬在二十八岁便患上严重的耳聋疾病，身为语言学教授的德斯蒙德最为

同情他，因为音乐同语言学一样依赖听觉的能力，德斯蒙德曾同贝多芬一样掩饰自己的疾病，性格变得

古怪、不善交际。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吐露了压抑多年的委屈与苦楚，这也正是德斯蒙德

想要释放的情绪。德斯蒙德在日记中记录每日发生的事情，困惑和忧虑，并通过自我对话审视自己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不断追寻着失聪后的自我身份与社会位置。如何能够更好地胜任照顾父亲的重担、如

何重建情感交流以挽救与弗雷德之间的夫妻关系、如何划清与女学生亚历克斯之间的伦理关系界限等等

都是他待以解决的难题。德斯蒙德在日记中的自述帮助他在一定程度摆脱主流社会对听障群体的排斥，

并在崩塌的自我认同中寻找积极的自我观念。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参加唇语班寻求集体归宿感。德斯蒙德

在唇语班做回学生，和其他听障人士共同体验学习的乐趣。“在我目前事事不顺的生活中，唇读课堂成

了一个让人忘却烦恼、无忧无虑的宁静去处。[9]”在唇语班的时光德斯蒙德能够放下一切，变得平静。

“在这个聋人圈里，大家彼此之间十分友善和同情。[9]”德斯蒙德不再是被主流排斥的边缘个体，他在

聋人集体中找回了归属感，他们治愈着彼此的心灵伤疤。唇语班缓解了他的身份焦虑，帮助他收获重新

融入社会的勇气，并为其重构身份的过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治愈功效。第三种方式是在参观奥斯维辛集

中营时对生命的沉思。德斯蒙德独自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专门购买了相关书籍，那段沉重的历史让他

感悟战争中的生死无常，更觉生命的珍贵；遇难者的种种苦楚让他懂得活着便是幸福，每一刻光阴都值

得珍惜。奥斯维辛带来的生命思考让德斯蒙德逐渐与耳聋和解，并促使他与寂静共存。这三种方式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德斯蒙德长期被耳聋困扰的焦虑，德斯蒙德最终坦诚地面对和接受失聪带来的生活剧变，

完成了主体性重构。 
学生亚历克斯在真实与谎言中不断徘徊，在二者中寻求真正的自我。在亚历克斯 13 岁时，父亲饮弹

自杀给她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亚历克斯决心将“自杀遗书”作为博士论文主题的最初动机是探寻父

亲自杀的原因，在研究的过程中她通过收集自杀遗书语料、构建自杀遗书网站勇敢地直面童年创伤，希

望能解开自己多年的心结。亚历克斯经过大量的自杀遗书文本研究后发现在自杀遗书中出现最高频率的

词是“爱”，这是她的执念之源，也是消散执念的唯一办法。她埋藏多年的心结源于对父亲由爱生恨的

痛，其他亲人接连离世进一步加重了她的创伤，孤身一人的亚历克斯一直渴求着亲人的爱。或许她最终

并不能找到父亲自杀的原因，但探寻的过程便是她自我救赎的过程。童年创伤带给亚历克斯的不止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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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伤痛，还导致她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出现异常，出现了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倾向。“边缘型人格障碍

是一种人际关系、自我形象和情感不稳定以及显著冲动的普遍模式。[15]”亚历克斯对父亲般年纪的男性

有着病态的情感，在与他们的社交中她表现出依恋同时又喜欢玩弄他们以获得快感，这也是父亲缺位所

带来的后果。亚历克斯经常撒谎，她“一时心血来潮，就编个故事，或者撒个谎，或者来个恶作剧。完全

是不由自主。[9]”她所编造的回美国过圣诞节、否认在图书馆书籍上乱涂乱画、拖欠房租和窗帘的费用

等等暗示着她的自我价值感低，她试图通过谎言控制周围环境，避免再次受到伤害，并构建一个更加理

想的自我形象以迎合他人的期望。但当谎言被德斯蒙德揭穿，面具下伤痕累累的本我展露无遗，亚历克

斯对外所构建的理想形象崩塌。最终，亚历克斯在邮件中承认自己性格古怪，喜欢骗人，决定结束自己

的荒唐行为。搬出公寓，离开英国的这一刻意味着亚历克斯告别过去的自我，踏上了自我救赎之路。 

5. 结语 

本文基于空间理论解读了《失聪宣判》中三位人物——哈里、德斯蒙德和亚历克斯，他们三人经历

了物理空间中的生存难题、社会空间中受到的权力规训以及心理空间中的自我挣扎。小说通过空间书写

所呈现出的哈里、德斯蒙德和亚历克斯分别代表的老年群体、听障群体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群体面临的生

存困境，表明了戴维·洛奇对社会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他呼吁社会对边缘群体给予更多关注，帮助他

们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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